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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半途而废
42岁保安考研12年
■对话人物

刘小平，42岁，四川达州人，云南昆明某酒店保安。

■对话动机
今年3月，浙江大学公布了201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其中管理学分数线为355

分。42岁的刘小平考了340分，再次落榜。这是他第12次考研，也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从2006年开始，他先后报考了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专业也从旅游管理

换成行政管理，但始终和研究生无缘。
12年来，他一边做保安谋生，一边准备考试，执着地追求着他的研究生梦。他说，

“考研的路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记者：今年是12年来
分数最高的一次吗？

刘小平：对。政治71
分、英语67分、两门专业
学科也都拿到了101分，总
分340。但还是比复试的分
数线低了15分，很遗憾。

记者：看到成绩的时
候是什么感觉？

刘小平：考研对我来
说并不难，如果不是家庭
琐事影响复习，我的考研
之路早结束了。我认为这
是中年考生最大的悲哀。
比如今年，我用了三个多
月处理家里的事情，考前
只有二十几天复习。如果
我用这三个月复习，怎么

不能多得15分？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

始考研的？
刘小平：2001年我参

加自考上了大学，2007年
才拿到本科毕业证。但那时
候管理并不严格，我2006
年已经开始考研究生了。

记者：第一年为什么
选择云南大学？

刘小平：第一年考试
的时候对学校和专业都没有
概念，只想着能读研究生就
很高兴。我一个朋友也要考
研，他想考云南大学，我也
跟着报考了。第二年，他又
说要考复旦大学，我又一起
报考了复旦大学。

记者：第一年是怎么
复习的？

刘小平：我本科学的
旅游管理专业，所以报考
的也是这个专业。但其实
对“管理”认识不够，而
且总有个误区——像马
云、王健林也没学过管理专
业，但一样可以成为业界巨
头。所以当时买的复习资料
也没怎么看，总觉得凭本科
学的知识就可以答题了。后
来觉得非常幼稚。

管理科目的考题，好多
名词我不懂。我也不管对不
对，想到什么写什么，把整
张试卷都写满了。

记者：成绩怎么样？

刘小平：管理科目的总
分是150分，我才考了50
多分。政治得了58分，英
语得了30多分，数学得了
21分。

我很沮丧，从2008年
开始，我就认真准备了。

记者：后来为什么改
变计划考浙江大学？

刘小平：因为数学太
差，从2012年开始，我就
改变计划，开始考浙江大
学的行政管理专业，这个
专业不考数学。

记者：明年还要继续
考吗？

刘小平：考。还考浙
江大学。

“考研对我来说并不难”1

记者：研究生文凭对你意味着什
么？

刘小平：我很喜欢看书。但后来我
想明白了，不管再怎么喜欢看书，没经
过系统学习就是不行。一方面知识都是
零散的，另一方面，不会有人认可你。
文凭对我来说当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
要的，我把这个考试当做对自己的磨
练。

记者：12年间想过放弃吗？
刘小平：真的从来都没想过。实

际上我心里很清楚，我考研的道路一
定是很漫长的，凭我的水平不可能一
两年就考下来，本来以为考个三四年
差不多了，没想到会拖 12 年。光报
名费我就贡献了两千多，觉得这个钱
花得冤枉。

有时候感觉麻木了，不知道究竟是
为了谁。后来想想，有些事即便知道自
己选错了，但走到这一步了，只能错到
底，总比半途而废好。

记者：考了12年觉得值得吗？
刘小平：这些年究竟值不值，可能

要等到一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来。我知
道，对我来说，考研的路肯定不是最好
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记者：这12年遇到过困难吗？
刘小平：去年年初，经济困难，有

一个月没吃过肉，但我没和家里人说，
从二十多岁开始我就不和家里要钱了。
有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叫过去，从怀里
掏出一个手绢，包了好几层。老太太一
层一层打开，最后从里面拿出450元
钱，塞给我，让我去吃点好的。

那一刻我觉得悲哀。我一个四十多
岁的男人，没有给母亲买大房子，甚至
没买过一件好东西，如果还伸手找老母
亲要钱，那真是可耻了。

记者：有人说你是“现代范进”，
你怎么看？

刘小平：这是对我的褒奖。我更愿
意称自己为“考研老干部”，老干部也
有春天。

有些人觉得我是个“怪人”，其实
我真的不是怪人，生活中我很快乐、很
幽默。有时候领导看到我在做题，就在
一边笑。我说，你不要笑，我们是平等
的，我也是干部，我是“考研老干部”。

记者：如果明年能考上，最想把好
消息告诉谁？

刘小平：最想告诉我父亲，但是他
已经去世了。

记者：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
考研吗？

刘小平：如果可以重来，我会提高
效率，早早考上，绝不会拖12年。

据《新京报》

“‘现代范进’的称呼
是对我的褒奖”4

记者：当时为什么决定
要考研？

刘小平：2001年，我
遇到一个人，他现在是云南
大学的教授。当时我在参加
自考，我告诉他考过了，他
挺惊讶，说“你这种都能考
过，还是可以的嘛”。我挺有
信心，觉得自己是读书的材
料。后来他说大学之后可以
考研究生，但强调是在职研
究生。我觉得在职的一点都
不高级，就下决心考脱产
的。对我来说，上学是很过
瘾的事。

记者：考研之前你是什
么学历？

刘小平：我高中只读

了一年就辍学了。
记者：为什么辍学？
刘小平：腿受伤了。我

父亲也不支持我念书。我父
亲只念过三个月的书，后来
他自己做生意，我们家是村
里最早一批“万元户”。他
看不起读书人，觉得读书没
有用。我母亲没念过书，是
个文盲。哥哥和两个姐姐也
只念到初中，毕业后就回家
干活了。

高二开学那天，我怕
被父亲发现，天刚亮就出门
了。后来腿受伤住院，我住
了几天就跑了。我担心，一
旦住院，父亲就不让我读高
中了。但后来高二只上了一

个月，还是回家了。
记者：觉得后悔吗？
刘小平：因为腿疾，

我在家养了四年，整天无所
事事。一想到我的同学们都
在学习，青春年少、追逐梦
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边缘
化的人。有近十年的时间，
我对“高考”和“大学”这
些词都很反感。

记者：伤养好之后重
新读书了吗？

刘小平：腿伤养好之
后，我就出去干活了。我
在新疆卖过衣服；父亲给
我一万元钱，开过小饭
馆，但开业三个月就垮掉
了；后来家里人又让我去

太原学厨师，那时候还没
有液化气，每天早上很早
起来生火、削土豆；再后
来又到武汉搞了一个月传
销；1998年才到昆明一家
大酒店保安部工作，一直
做到现在。

记者：后来为什么重
新开始学习？

刘小平：1996年在太
原学厨师的时候，饭店旁
边就是太原工业学院。饭
店里有个人在学校里做勤
工俭学，他带我进学校，
经常到图书馆借书，看工
商类、管理类的书最多。
我知道自己是爱学习的，
就找机会参加自考。

“高中辍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2

记者：身边人支持你考
研吗？

刘小平：亲戚们是强烈
反对的。但我想考，别人的
意见已经不重要了。

2014年1月至3月，因
为考研的事情，我和父亲之
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哥
哥遭遇车祸去世，我回老家
住了一段时间。他不理解
我，非常反对我考研，说我
疯了，觉得我是个不孝的儿
子。有一次吵起来，他特别
生气，骂我是“上无父母，下
无子女的不孝子”，这句话
在老家是非常狠的话。他

还把菜刀藏在枕头下面。
我也不服软，那段时间，我
在家里摔碗，近百个碗摔得
只剩十几个。

记者：和父亲聊过吗？
刘小平：后来我和父亲

好好谈了一次。我说，当初
姐姐有机会上高中你不让
上，现在你想让两个女儿有
出息，希望她们发家致富，但
她们只有初中文化，只能卖
辛苦，还要看别人脸色。现
在，我能把一些事情处理好，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考研、在
学习。父亲听完后想了很
久。

记者：后来和父亲关系
怎么样？

刘小平：谈话之后，我
们父子俩的关系近了很多。
每天夜里我起床去厕所，父
亲都会醒，用手电筒帮我照
亮，真的很让我感动。

我知道，父亲非常信任
我的能力，他相信我能考上
研究生，但他从来不直接表
达。后来我们每次通电话，
他也不会问我考试的事情。

2014年7月20日，我
送父亲回成都，在双流机场，
我看见他颤巍巍的背影，我
才意识到，父亲已经八十多

岁了，他真的老了。
回家路上，我看见万家

灯火，觉得难过又沮丧。因
为考研，我愧对父母，没有陪
伴他们，是我唯一的遗憾。

记者：听说你至今还没
成家？

刘小平：不仅没成家，
甚至连一场正式的恋爱也
没谈过。

记者：现在家里情况怎
么样？

刘小平：今年1月父亲
也不在了，母亲得了病，一
个月走失好几次，万幸都找
回来了。

“父亲不理解，说我疯了”3


